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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妻当“民师”
□马宣廷

“你的孩子上课捣乱，影响
课堂纪律，请家长严加管教。”看
完老师发来的短信，我火冒三
丈，心想：臭小子，等放学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在儿子回家后，我怒气冲冲
地说：“臭小子！老实交代！你
在上课时是怎么捣乱的？”

儿子怯怯地说：“爸爸，我真
没有捣乱，你听我解释。这都是因
为坐在前面的同学放了一个屁。”

我说：“放屁很正常呀！有
什么可笑的？”

“可这个屁很不正常，共有
三声，第一声短，第二声长，第三
声最长，就像拉小提琴一样……”
孩子说得绘声绘色，就像点了我
的笑穴，我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我忍住笑，问：“然
后呢？”

“然后我就像你一样，笑得
前仰后合，结果全班同学都笑起
来了。”

我佯装生气：“你就不能忍
住吗？”

儿子一脸无辜地说：“你是
大人，你都忍不住，我怎么能忍
得住呢？”

爱妻孙雪娥原是近郊的一名普
通民办教师，她与学生的故事，虽然
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村里人仍念
念不忘。

20世纪60年代初，初中毕业的
妻算得上村里的知识分子，因此被学
校选任为民办教师，分配到扁担赵村
教复式班。

扁担赵村位于今日的洛白路上，因
宋朝赵匡胤的父亲用扁担挑出了两个
皇帝，在此歇脚而得名。村子很小，适龄
儿童更少，一至三年级才20多个学生。

在上任前，校长叮咛她：20多个
学生，一至三年级的课程，只要教好
语文和数学两门主课就行了。

20多个学生，看似好教，可一个
人要教3个年级，而且几门功课都要
教，难度可想而知。聪明的妻在教学
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教复式班的流
程：上午，先教三年级学生语文，然后
让这几个学生上自习，再给一、二年

级的学生上语文课；下午，如此循环
地上数学课。

每天要上六七节课，回到家中，
年轻的她一头扎在床上，非常疲惫。

在上中学时，妻不喜欢上体育、
美术、音乐课，在当了民办教师后，她
边学边教。经过努力，小小的校园里
终于传出了响亮的歌声和做操声。

那时学校太穷，由学生自带凳
子，村里配备课桌。妻找了村干部多
次，也没有要来课桌，只好把家里的
一块长木板抬到学校，两边用砖撑着
当课桌。个别学生没有凳子，她又把
自己的凳子借给学生用。

当民办教师，每月仅有4元补助，
但她几乎没有拿全过，要么替学生交
学费，要么资助学生。1984年，她转
为公办教师后，待遇才有所提高。

如今，妻桃李满天下。每次见
面，昔日的学生就会感叹：孙老师
真好！

老公说去钓鱼，不擅此道的我也
来了兴致。

那天，我们一行六人来到会盟镇
的一个鱼塘。嗬，来晚了！鱼塘四周
早已摆满了钓竿。同行的陈叔忙不
迭地打开渔具包，拉竿装线，加入垂
钓的行列。

我也拿起一根钓竿装模作样地
坐下来。我问陈叔：“您咋知道鱼上
钩了？”“这个嘛，你得看鱼漂，它要
是沉下去或者升上来，都可能是鱼
咬钩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20分钟过去
了，水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就不
信你不上钩！我往水里撒下几大把
鱼饲料。果然见效，鱼漂沉下去了！
我激动地拉起钓竿。明明是沉甸甸
的啊，咋没有鱼呢？我收起鱼线一
看，别说鱼了，连鱼钩都没了！陈叔

一看，笑道：“你钓到大鱼了！可惜鱼
钩太小，被带走了！”

鱼这么厉害？我颇不服气，再次
换钩挂上鱼饵，甩出鱼漂。时间不
长，鱼漂就有了动静。我急忙提钓
竿，哈哈，真的钓到了一条大鱼！我
备受鼓舞，乘胜直追，又有一条鱼被
收进网中。我仔细一瞧：鱼饵还剩一
半呢！姜太公直钩钓鱼，我也用这
半个鱼饵小试一把。没有一袋烟功
夫，一条鱼就上钩了，还是一条大花
莲！更让人开心的是，一条鱼还没来
得及吃到鱼饵，就成了我的俘虏，我欣
喜若狂。

陈叔不停地夸我：“初战告捷，还
钓到了难钓的花莲！要知道，它的脑
容量可是最大的！”我说：“再聪明的
鱼，只要心存贪念，就逃脱不了被钓
的命运，对不对？”

老冯上班了。
老冯在单位干的是有害工

种，55岁就退休了。在退休后，
他在家里休息了不到半年，妻子
就开始唠叨了，说他整天待在家
里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看电视、
下象棋。老冯一赌气就到人才
市场找工作，可找了几个用人单
位，都让他回家等通知。在20
天后，老冯终于找到了一个看门
的工作。

老冯到了新岗位，就像一个
进厂的新职工，无论什么活儿都
抢着干，每天早早地到单位，扫
地、拖地、抹桌、打水。凡是领导
交办的事情，老冯总是抢着说：

“让我去。”慢慢地，老冯发现，不
对呀！同事们根本没有和自己
抢着干的意思。可碍于面子，老
冯还是继续干。

半年后，一个老职工因为家
里有事，辞职了，单位又招了一
名新职工。新职工整天不爱说
话，早来晚走，把地拖得干干净
净的，把水壶打得满满的，大门
内外几乎见不到灰尘。凡是领
导交办的事情，他总是抢着说：

“让我去！”
老冯的心里觉得平衡多了。

凌晨，我坐在车里候客，车窗玻
璃贴着深色的膜。

一个背着布包的小伙儿，额头顶
住玻璃，看了看前后座，又围着车转
了一圈，看了看牌照，才坐进车里。
我笑道：“老弟真小心啊!”

小伙儿挺健谈，一路上讲他在外
的经历和见闻。他说，当初他并不像
现在这么谨慎，经的事儿多了就长了
心眼儿。说着说着他俩胳膊舒服地
向后伸去，竟打起哈欠来，惹得我眼
睛也发涩。

车出市区，路灯渐无，我提醒他
别睡，帮我看着路，小伙儿揉揉眼睛，
指指前边隐约的灯光。我忙加大油门，
想尽快赶过去，没承想车抖动了几下竟
熄火了。我急忙掀开引擎盖，小伙儿强
打精神拿着打火机帮我照明。弄了半
天，我还是没找到毛病，急出了一头
汗，小伙儿失望地打着哈欠。

当我又一次紧张环顾寂静的旷
野时，发现小伙儿已不在身边。我往
副驾驶位上望，也没有人，我又惊又
恼，骂道：“说话像个人，咋不吭声就溜
了？不给钱就算了，这荒郊野外的，和
我做个伴儿也行啊！”我边嘟囔边检
查线路，还真发现了问题。处理完问
题，我赶紧钻进车里，顾不上擦汗，谢
天谢地，车能动啦！不干了，回家！

到了家门口，我刚想锁车，一个声
音传来：“师傅，车修好了吗？”

我瞪大眼睛望去，那小伙儿在后
座揉揉眼，看看黑乎乎的外边，着急
地说：“这是啥地方？师、师……哎，大
哥，我这包里只有几件旧衣服啊！”

伫立在落地窗前，任温暖的晨
光像瀑布般轻柔地倾泻在我的肩
上，细细地品着杯中的“飘雪”——
茉莉花茶中的极品，亦是我的最爱，
那种清新又淡香的味道，总让我感到
无比释怀。

好喜欢这种生活，平淡而温馨，
简约却雅致。静静地欣赏着自己喜
爱的钢琴曲，默默地注视着面前自己
钟爱的那些盆景，注视着窗外，注视
着可以让我注视的一切，这种惬意，
竟令我有了片刻失神……

思绪竟也跟着此刻的心情游
走，当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时，回
过神来，仿若隔世，只一瞬，这所有
的一切就成了曾经，而正是这一
瞬，又使一切成了永恒。那些聆听
过的声音，抚慰过心灵的话语，对
望过的面容，依偎过的肩膀……都
将在这一瞬，被永远定格在记忆的
最深处……


